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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过完上班第一
天，有年轻的同事来办公
室拜年，刚说了几句新年
祝福的话就话锋一转，说
到今年的工作指标设置、
工作要求，甚至年底的考
核、工作调整，言语间充
满了忧愁，好像不知道接
下来的一年如何度过似
的。她平日里是个精明
要强的人，如今却这般烦
恼，我不由自主地笑了，
她越发苦恼，不明白我为
何发笑。

为什么要把明天的
烦恼提前到今天呢？年
底的事年底再说吧，先
做好现在的事吧。船到
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
必有路，我开解着她。
她说不行，万一年底考
核不好，她不知何去何
从呢。我看一两句话说
不明白，就倒杯茶，两人坐下按照
王阳明“事上练”调查研究的方
法，结合我个人工作中碰到的问
题，逐一分析。分析来分析去，
没等我说什么，她就认识到了自
己工作中的问题。我们的聊天好
像给了她“灵丹妙药”一样，她说
知道下一步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改
变自己了，还说自己心情好多了。
其实，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灵丹妙
药，还不是过来人的经验或者教训
而已，昨天是今天的药。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常想一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

林清玄先生的这句话令
我印象深刻，可是，人们
遇到事时，却忘了这句话
的真谛。殊不知，每个人
都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走些弯路，这些弯路，走时
可能痛苦、失意，甚至感觉
无法走下去，但是只要走
过去，再回头看时，这些弯
路就变成了人生成长过
程中的一笔宝贵财富。

近几年许多新闻里，
一些孩子经受不了高考、
失恋的压力，有的甚至就
是和父母闹了个别扭，就
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每每看到这些新闻，既哀
不幸，又怒不争。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
帆风顺的，即使有也不是
真实的人生，坎坷造就人
生，不经历风雨，就难以
见到彩虹。

这个世界上不变的
事情就是变。我们的心
变了，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变了，遇到的事和人也就变了。
有时候，看似困难重重，万事万物
好像都和我们作对，但假以时日，
时过境迁，或者自己茅塞顿开，一
夜之间都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今日的世界瞬息万变，只要我
们坚持为人做事真善美、工作精益
求精的根本，不忘初心、与时俱进，
才能不乱方寸。我们只有紧紧抓
住今天，用心做好今天的每一件
事，我想，即使有些不如意，都会拨
云见日，最终被我们克服。

不要把明天的烦恼提前到今
天，请把烦恼放到明天。

□秦永毅

母亲去世后，她把父亲从乡
下接到了自己家里。接到家里才
发现，父亲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父
亲了，父亲变糊涂了，糊涂得让人
难以接受。

父亲糊里糊涂地走进电梯，却
不知道按键，木头桩子一样随着电
梯上上下下七八次，半天愣是走
不出去，成了左邻右舍的笑柄。
拿着遥控器，他开不了电视。她
给父亲示范了好几遍，父亲依然
不会，一脸茫然。

每天，父亲漠然地坐在屋子里，
和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维系他们的
就只剩下户口本上的“父女关系”。

看着形同陌路的父亲，她常常
忍不住想放声大哭。日复一日地
超负荷工作和不断累积的精神压
力，让身心交瘁的她特别渴望亲情
的抚慰。然而，丈夫背叛，母亲去
世，唯一的亲人只剩下父亲，谁知
道父亲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她既
为父亲伤心，也为自己叹息。

有一天，她感觉浑身发冷，心
里害怕极了，祈祷自己千万不敢发
烧。当时正是新冠疫情的关键时
期，药店对发热类药物管控很严，
根本买不到。想到这里，她后背发
凉，心情糟糕到了极点，觉得自己
像是漂泊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
舟，无助、无奈、无力。

清早正准备上班，父亲突然跑
过来问：“今天好些没？”因为很烦
加上嫌弃，她倔倔地怼了一句：“你
问这能咋？！”愤然摔门而去。

晚上回到家里，她惊奇地看
到饭桌上难得地放着几个橘子。

“谁买的，家里来客人了吗？”一连
串的疑问接踵而至。要知道，平
时她每次要买水果，父亲总说不
吃不吃，她放在抽屉的零钱，父亲
也从来不花。再仔细看看周围，
也不像来过客人的样子。正纳
闷时，父亲颤颤巍巍地端过来一
碗黑乎乎的水。“橘子熬的，喝了
就好了。”父亲嗫嚅着说。接过橘
子水，她竟一时语塞。

因为反应迟钝，加上腿脚不
便，父亲平时很少出门。她想象不
出，在疫情形势严峻、防控卡点星
罗棋布的特殊时期，父亲是怎样艰
难地走出小区，买到橘子，又是怎
样笨手笨脚地熬出了这碗橘子水。

看着父亲焦虑的眼神，她忽
然明白，父爱其实从未远离，它始终
深藏在父亲心里，永远伴随着自己。

一 碗 橘 子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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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

让 爱 继 续

香一瓣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米 粉
一想起那碗米粉，心里有点不满

意，但我也是不挑剔的，毕竟这是几天
来少有的味觉正常工作。

刚进店的时候，他问我“你吃粗粉
还是细粉”。本来他都对老板说来碗细
粉了，我想这许是他习惯性的，他经常
来，后来他忽然想起这次是与我一起来
的，才转过身来问我吃什么。

我想了下，也许我和他口味差别还
是蛮大的，虽然只相隔一个小时车程，
我说：“细粉吧，我们那都不吃粗粉。”

他说：“两碗细粉。”
店主问：“要加粉吗？”
他说：“嗯。”
我听到这熟练的对话，更加坚定了

他以前常来的想法，等到粉端上来的时
候，我才发觉我错了，虽说这是细粉，但
还是比我设想中的要粗多了，来的时候
他说是吃碗桂林米粉，我自动带入就是
我以前吃的那种，细得像白色的面条，
就是看起来有弹性一点，后面我想我以
前吃的那种应该叫桂林米线了。

他递给我筷子，我刚吃一口，发现
他没动筷子，双手撑着桌子，正看着我，

我有点瘆。
我说：“怎么，不吃？”
他说：“吃，怎么不吃。”随即他拿起

筷子。
刚准备动口，他电话响了，他应到：

“妈……嗯，嗯，好。”他挂断，我这时已
经风卷残云了半碗，也许我的确比较
饿，说来这家米粉不错，他开始疯卷起
来，也许他也很饿了。

我问他：“你有坚持很久的一件事
情吗？”

他愣地看了我一眼，说道：“现在这
个算吗？吃米粉，隔两天就必须吃。”

他说：“你呢？”
我说：“有吧，吃馄饨算吗？我在家

每天都吃。”
我接着说：“有什么特别的吗？坚

持很久的。”
他说：“散步算吗？基本隔几天就

必须要走一走，不然这心里不舒服。”说
着他还拍拍胸脯。

回到这个问题，我回答他说：“算吧，
我有段时间也尝试去跑步，但只坚持了
3个月，又尝试去散步，没超过半年。”

这时我们米粉吃得差不多，他拿起
用来加的那碗，用眼神示意我。

我没懂，说道：“干嘛？”
他说：“你不吃了吗？”
我有点尴尬，说：“你帮我夹吧。”
他说：“这有什么好帮的，你自己夹。”
我只好说了实情：“我不会夹，在家

都吃馄饨的，没夹过米粉这种滑滑的东
西。”也许以前有夹过，但是可能第一印
象不好，把油甩到脸上了，后面也没吃
过米粉。

他说：“这怎么行，学着点。”他最后
还是帮我夹了。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有些感慨，也
许过个10年我就与他一样了，一样熟练
地夹着米粉吧，这些年不知道他都是如
何过的，但或许吃米粉这件事占据了他
很长一段时间吧。

他是怎样一个人坚持吃米粉这样久
呢——也许我确实有些不能理解，也许
大抵一件事做得过多就会不自觉厌倦
吧，在我看来，他这样是不能理解的。

我说：“你以前有吃过馄饨吗？”
他说：“有吃过。”

我说：“怎么样？”
他说：“什么怎么样，还好吧。”
他接着说：“但后面还是更喜欢粉

多些，没什么味道，就像生活一样。”
残留的香料的确会是很淡很淡的，

但正是因为很淡很淡，才值得被人记得
怀念呀，就像生活一样，也许曾有的事，
在几百个几千个昼夜轮转后，那时很重
要，如今也云淡风轻，但即便淡到快遗
忘，也同样值得被一次次想起怀念。

他说：“是啊，很淡很淡……”
我想我此刻倒是懂他了，我们如此

相像。
米粉吃完了，我们走出店。外面下

着细毛毛雨，但很清爽。
我突然说：“我以后会变成你吗？”
他很快说：“不会。”

“也是，如果有天我请别人吃东西，
我自己要一碗米粉，但一定给他（她）点
一碗馄饨。”

“哈哈，你很有趣。”
“你同样幽默。”
我们一同向远方走去，走向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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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乡下没有路灯。玩
耍的孩童、赶着秋收的大人们回
家，大都是摸黑的。

平日里，我们这群半大的娃，
都是借着微亮的天光，摸索着玩
捉迷藏。有月亮的时候，心就更
欢愉了，丝毫没有了对黑夜的恐
惧。回想那时的月光，好像从远
处的屋檐下，或是从半截的围墙
那边，抑或是从高高的豆秸里微
微透出。藏在旁边豆秸里的伙
伴，时间一久，忍不住一动，月华
随着一明一暗，也就暴露了藏身
之地，大家接着在好多的豆秸堆
里绕着捉迷藏。

中学生活是紧张的，父亲帮我
报完志愿，已是夜里十二点多。
我准备在镇上的学校里再待最后
一晚，他却毅然决然地去推自行
车。家在十几里外的小村里，走
一段路，抬起头来，月亮总是跟着

我们，照着我们。经过镇上的石
板路，月亮在前方父亲的背上，骑
过那座必经的小桥；月亮在小桥
下的流水里，我们费力地爬坡；月
亮在沙沙作响的树梢上，我们刚
好回到家，感觉这一路的月亮只
为我们照耀。接到录取通知书的
那一晚，同样的月光洒满小屋。

月亮永远挂在天边，而望月的
人却随着时间一路向前走。结婚
生子，两地分居的工程人生活，让
我在夜深人静之时，透过阳台的
窗户，对望那一轮明月思念施工
一线的爱人。女儿三岁那年的元
宵节，爱人返回工地，拉着行李在
月光下渐渐走远，我的心也随着
月光一点一点向前，直到搭载他
的出租车消失。从爱人在月光下
焦急等待晚归的我，到与爱人树
林月影下牵手的那一刻，再到一家
三口在月华里的嬉笑玩闹。每个
人的心中都埋藏着月亮，只是“心
中之月”的内容不同，照进千家万
户的月华也就各有各的光辉。

□王慧春

月 华 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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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丰化工厂人力资源部下通知了：
每名员工，必须写一份自己的职业规
划，三天之内，交到人力资源部。

很简单的事，职工们却表示很为
难：我们穷工人一个，没文化没水平，
一辈子当工人的命，一上班就被人规
划好了，还规划什么？我们也想当班
长，当主任，当厂长，能当上吗？让这
样写吗？

主管这项工作的副部长金立统一
给了解释：“所谓的职业规划，就是要大
家立足自己的岗位搞规划，除了行政
口，还有技术和技能两条通道。比如你
现在是初级工，你就可以规划，几年考
上中级工，几年考上高级工，以后还有
技师、高级技师，道路宽着哩，长着哩。”

工人们一听就懂了，都这样写。
干部们悟性高，不用点拨，转眼就

写好了。干部们其实都想当主任，当副
厂长，当厂长，甚至更高，但干部们没
有一个这样写的，都写晋升职称：政工
师、会计师、工程师、经济师。

唯一一个写得不对的，就是小车司
机黄志安，黄志安的职业规划是：当厂
长的司机。

金副部长一看，大笑了半天，笑完
了，把黄志安叫到办公室：“老黄啊，你
的职业规划不能这么写。”

老黄很迷茫：“我就是这样规划的，

怎么不能写？”
金副部长说：“别说技能了，就说岗

位，你现在是副厂长的司机，跟厂长司
机是一个岗位，都是办公室的小车司
机，没有差别，你们开的车也一样。”

老黄说：“你说岗位一样，我不反
对，能不能告诉我，我比厂长司机小刘
年纪大、工龄长，为什么每月还比他少
开一千多？再说了，他还没我干得多
哩，他给一个厂长开车，我给三个副厂
长开车，厂长休班了，他就休班了；厂

长值班了，他也休班；厂长出差了，他
还休班，我这三个副厂长，轮流休班，
每天都有上班的，一年到头，我一个班
都休不了，这还不算，出外差的事，都
是我去的，给领导们办公室扛水也是我
干的。你说说，我想当厂长的司机，不
对吗？不是更上一层楼吗？”

金副部长一听，也有道理：“老黄，
你可以这么想，但不能这么写，有些理
只能留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

老黄双手一摊，说：“金部长，我是
尽力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写？”

金副部长挠头摸屁股，想了半天，
终于给想出来了：“你就写‘保证终身行
车无事故吧’！”

□胡正彬

老黄的职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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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锦高

鞑子梁的故事
与驴友到鞑子梁，是已回归自然清

新宁静的荒村接纳了我们。
鞑子梁处在洛南县石坡乡李家河村

背后的山梁上，高约四五百米，算不上高
峻，却与大秦岭连绵起伏的山峦连成一
体。山坡上树木稀疏，多以石块垒就的
梯田码在坡地上。我们登到高处抬头回
望，可俯瞰李家河川道逶迤而去。河水
泛着粼粼波光，清晰可见两岸的村落人
家、大片农田和对面山峦梯田村寨。

据搬下山的村民说，二十世纪七八
十年代，村里人最旺时多达一千多人，
五六十户人家，由乔、刘、张三姓氏居
民组成，其中刘姓人居多。我们沿着
满是石块碎片散落的羊肠小路到达山
梁的土台，台口有棵老柿子树，树阴如
冠，供我们歇脚乘凉。有石碾子窝在
土坑里，分明是过去的小碾麦场。有
个驴友信步走动，在毛草道往里探头
一看，以杨槐核桃为主的杂木林里，竟
然是石屋错落的古村落。

踩踏着石路石坡，赫然亮出一院院

早已坍塌的石墙、石屋、石门、石窗、石
炕，还有石瓦石檐。这儿无处不是石
块石片构筑的境地，连鸡棚狗窝也是
由石片垒就的。许多石屋墙，外表看
似被一层黄泥涂抹的土墙，实为涂抹
石缝以防风保暖。我们的目光与这残
破的石屋碰撞，仿佛与古老岁月碰撞，
叩出一连串问号。

这里曾经烟火味浓郁，世俗人情十
足。鸡鸣狗吠，人声吆喝不绝于耳的村
子，犹如“养在深闺人未识”，是谁发现
了它的呢！据当地村民说，三年前，有
个日本画家和其妻子，在这待了三个
月，在石屋废墟上支了顶帐篷，每天沉
迷于石墙石屋作画。因没有水源，他花

钱雇人从山下背水，背一桶清水给五十
块钱人民币，以简单饮食维持生计。他
笔下石屋石村的异样风情被传到网上，
引起许多驴友的好奇。于是常有三五
成群的人们，来这里感受原汁原味的
荒村野趣，这与画家吴冠中发现张家
界的美景何其相似。五六十年前，吴
冠中来到湘西张家界，画了很多黄石
寨等自然奇观，引起世人震惊，很快成
为人们聚焦的热点。

那么鞑子梁的先民是从哪儿来的，
为什么选择如此偏僻石多土少的贫瘠
之地，是逃离战乱求安，还是躲避匪患
侵扰？据山下的村民说，传说古代山梁
上有过驻军，便留下“鞑子梁”“东鞍组”

等村组地名。单从字面上分析，这与草
原游牧兵革文化有关。那么他们的祖
先是元朝屯兵的后人，还是清朝驻军的
后裔？我曾找到《洛南县志》，试图从中
查找到相关依据，但一无所获。后来一
想，近数十年来在秦岭连绵起伏的大山
深处，乃至全国好多深山老林里的土
著，由政府组织或自行搬迁到没有地质
灾害的安全地带，从而遗留下来的无人
村不计其数。荒废村落不一定在地方
史志中有记载，但在近几年的《乡村记
忆》中应该能找到蛛丝马迹。

看到眼前荒草丛生，坍塌残破，
林阴覆盖的石屋石村景象，我并不感
到可惜和遗憾，而是感到欣慰。过去
一味开荒造田，伐木垦地，破坏生态。
而今很多山民退耕还林，弃村还山，给
自然让路，让山林恢复原状，这恰是生
态文明的进步。

黄昏，女儿吵闹着要吃方便面，我
打开了一包递给她。她撒完娇就开心
地跳到沙发吃起来。对于一个三岁不
到的孩子，与其说她在吃，还不如说她
在玩。面渣撒满沙发我忍了，慢慢地她
开始把面块当玩具在地板上踢来踢
去。我终于爆发了，费了好大劲儿才逮
住她，被批评教育了一番后她才认错。
我松开她后，她依旧胡来。我们就在抓
住放了，放了再抓住的循环中反复“斗
争”。最后，我只能寄希望于她长大就
好了，但心里却对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
产生了质疑。

等“神兽”消停下来，我开始打扫
“战场”。望着满沙发面渣，我的心被记
忆像针一样轻轻地扎了一下，一阵暖流
瞬间在我全身蔓延。思绪被拉回到 27
年前……

青砖小楼前，一个穿着开裆裤的男
孩站在门口认真地啃着方便面，红色包
装袋上的鸡腿图案显得格外醒目。他

鼻涕糊满嘴角，大大的眼睛还挂着泪
花。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他的
一举一动。旁边的小板凳上坐着一位
慈祥的奶奶，她一会儿看看自己的外
孙，一会儿看看我。男孩如我女儿一般
大小，当时我比他略高一点。由于时
间太久，我早已记不得年月，记不得季
节，记不得当时父母在哪里，画面里就
只有我们三个人和两张模糊的、失去
了轮廓的脸。

二十世纪 90 年代初的东镇乡，还
是交通闭塞、物资匮乏的小乡村，直到
现在我潜意识里还有饿肚子的错觉。
老奶奶在凳子上起身又坐下，坐下又起
身。最后，踟蹰的她一边对小男孩说着
什么，一边走到他跟前似乎是要分些面
给我。男孩很抗拒，哭得很伤心，生气
地把面袋向空中抛去，面渣像米粒一样
从缝隙中撒落出来。老人抱起男孩哄
了起来，很快他便不哭了，继续吃着手
里的方便面。她放下小不点，就蹲下开
始小心翼翼地捡拾地上的面渣，然后如
宝贝一样放到手心。一会儿，她略显苍
老的手就积了一堆核桃大小的方便
面。随后，她又坐到凳子上开始清理
面里的杂质。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
到她跟前，抿着嘴，双眼直直地注视着
她的双手。清理完面渣，她看了一眼
我，又看了手心里的那一堆面，犹豫了
片刻，便轻轻地倒入我伸出的双手

里。散开的方便面渣在我小小的手里
显得很多，我伸出舌头轻轻地舔着面
渣，慢慢地咀嚼，生怕这幸福被我的鲁
莽快速终结。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就此终结，然
而命运却给了我深情眷顾。小学二年
级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长大了想干
什么，有的说要当老师，有的说要当警
察，有的说要当老板，我说我要指点江
山，激扬文字，引来了全班同学的群
嘲。大家的笑声在那些青砖校舍间无
情地游走，我感受到了坠落深渊般的
失落，脸像是被人重重地砸向地面一
样火辣辣地疼。或许，这也成了我命
运里无法躲避的谶语。

跌跌撞撞的二十年后，我成了一名
医生，与梦想形同陌路。然而，曾经要
拼命逃离的群山，在梦中一遍遍地呼唤
着我的名字，呼唤着我回归。所以，大
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小镇工作，从西安
到山村，巨大的落差很快被乡亲们如歌
的乡音、善意的笑容和朴实的举动破
除。穿行在绵延数十公里的山间小路
上，沿途总会被无数亲切的面孔投之以
微笑，更有甚者得到热情招待，使我找
到了生而为人的意义，同样伴随着我的
还有那沉重如山的愧疚。

回来的第二年，我们接诊了一位
老人，摔跤致左侧股骨头粉碎性骨
折。同事张哥在办公室跟家属谈话，

当说到要转上级医院并需要较大费用
时，家属的脸色阴沉下来。在茨沟镇
工作一年出头，我见过很多因为贫穷
而放弃治疗的患者，每次心里都不是
滋味。尽管家属极力粉饰自己的孝
心，但我看到了他们退缩的眼神。我
悄悄地走到病房去查看那位老人，她
白发苍苍，半虚着眼睛，左腿屈曲，蜷
缩在病床上，脸上的皱纹深深浅浅，皮
肤皱巴，像一块晚冬的老菜地。可是，
这些却丝毫不能遮掩她骨子里的和善
与慈祥。她觉察到我的到来，睁开了
眼睛。我对她笑了笑，我们对视了许
久，没有说一句话，她似乎早已经知道
结局。

我终究还是哭了，躲到医院的角落
无助地哭了。一个小时后，她被家属带
回家。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渐行渐远的
汽车消失在夕阳模糊的余晖中，我的心
再次跌入深渊，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
医学，怀疑人生。我没有办法去责备他
们，因为我没有经历他们的痛苦。

人性纷繁复杂，人生悲欣交集。有
时候，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可奈何，
却也不得不苦笑着转身继续前行。我
曾经的记忆是模糊的，对故乡的感情也
是模糊的，一如那一刻我迷茫的心境。

这个世界本就不完美，悲伤属于
过去，但希望绝对属于未来，我们对生
活的爱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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